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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處十九首「部首詩」，指陳黎詩集《色々》輯二、輯三中使用「同部首」（同偏旁）字

寫成的十七首「同旁詩」（或「偽同旁詩」），以及使用部首本身寫成的兩首「部首行」。這

些詩完成於 2025 年 12 月至 2026 年 1 月間，包括輯二中的〈言寺〉、〈五行五絕〉、〈日知

錄〉、〈借字草書七絕〉、 〈〈戲題〉戲仿〉、〈滅口計畫〉、〈新愚公移山〉、〈掀起你的蓋頭

來〉、〈無言歌〉，以及輯三中的〈我想脫衣舞〉、〈落日時分〉、〈等待無人機……〉、〈殘篇同

旁詩六十首〉、〈革「革」命記〉、〈斷食經〉、〈色／空帖〉，與〈匕首部首行〉、〈色々部首行〉

等詩。底下以三論文分論之。 

 
〔01〕 

從〈言寺〉到〈無言歌〉 

——《色々》輯二中的十首「同旁詩」 

 

摘要： 

    本文聚焦詩人陳黎於 2025 年 12 月密集創作的十首「同旁詩」，包括〈言寺〉、〈五行五

絕〉、〈日知錄〉、〈借字草書七絕〉、〈〈戲題〉戲仿〉、〈滅口計畫〉、〈新愚公移山〉、〈抽絲剝

皮行〉、〈掀起你的蓋頭來〉與〈無言歌〉（收於進行中詩集《色々》輯二）。本文認為，此

十首作品構成一個完整而自足的詩學體系，標誌著其「同旁詩」實驗已從邊緣遊戲躍升為

其晚期風格的核心標誌與方法論總綱。陳黎通過極致的「限制性美學」，實踐其「舉重若輕」

的創作哲學，並在「形式即內容」的元詩建構、「雙層文本煉金術」的遮蔽與顯現、以及

「跨時空文化編碼」的歷史對話三個維度上抵達化境。這十首詩不僅是技藝的極致炫示，

更是對漢字本體、詩歌本質、權力話語、文化記憶與存在奧義的深度勘探，全方位展現了

其晚期創作中「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創造性自由與澄明智慧。 

 

關鍵詞：陳黎；同旁詩；晚期風格；漢字詩學；舉重若輕；雙層文本 

 

一、 引言：在絕對限制中開拓無限詩境路 

    陳黎對「同旁詩」的探索，歷時十數載，從早期對黃庭堅〈戲題〉的戲仿致敬，至 2025

年末這組十首作品集束式呈現，已然完成從「修辭遊戲」到「詩學本體」的關鍵躍遷。這

十首詩，宛如十面稜鏡，以「同旁」這一極度純粹乃至嚴苛的形式準則，折射出其晚期詩

學的完整光譜。它們是對「詩何為？」的元命題叩問（〈言寺〉），是對世界物質基質的感官

重構（〈五行五絕〉），是對私密時光的精神考古（〈日知錄〉），是在雙重鐐銬下的創造性舞

蹈（〈借字草書七絕〉），是與古典傳統的深層唱和（〈〈戲題〉戲仿〉），是對性別與歷史話語

的顛覆性手術（〈滅口計畫〉、〈新愚公移山〉），是對身體慾望與語言暴力的隱喻性剖析

（〈抽絲剝皮行〉），更是對語言與意義離合關係的形上思辨（〈掀起你的蓋頭來〉、〈無言

歌〉）。這一系列作品，共同證實「同旁」之於晚期陳黎，已非單純的形式選擇，而是一種

關乎本體論的詩學方法——一種通過主動擁抱「不自由」來激發語言最大潛能、從而抵達

「大自由」的創造路徑。 



 

二、形式即內容——「同旁」作為詩意生成的絕對律令 

    在陳黎手中，「同旁」的規則絕非外在束縛，而是詩意得以內生、凝聚並自我指涉的本體

性結構。詩歌的意義與其物質載體（特定偏旁）形成牢不可破的共生關係。 

 

1. 詩學宣言的自我指涉：〈言寺〉的語言本體論與語言聖殿 

    〈言寺〉是一場關於「詩」之本質的智性與視覺性探索。全詩以「言」部首字砌成「寺」

字形，將「詩」字拆解為建築：上層「言」是流動的意義，下層「寺」是穩固的形式載體，

形象揭示詩歌乃「言語之寺廟」——既是神聖的賦形，亦容納所有語言的可能性。詩中寫

道：「詩許誓言／詩許諍言／詩許謊言／詩許誑言／詩許謊言變誓言／詩讓誑言變諍言」。

這一系列對詩歌包容性與轉化力的定義，完全由「言」部字完成。當詩歌宣稱「詩讚誠／

詩讚詭／詩讚詫／詩讚譬／詩讚變」時，其所「讚」之對象（誠、詭、詫、譬、變）亦皆

為言部字。這形成一種深邃的自我指涉迴圈：詩歌在談論自身（詩）的屬性時，所使用的

每一個字，都在字形上歸屬於「言說」的範疇。這座「言寺」既是聖殿，亦是語言的實驗

場。陳黎以字形為圖像，以偏旁為紀律，形式（言偏旁）在此即內容（言之寺），二者渾然

一體，在內部解放了意義的所有向度。最終，詩不僅「證詩」，更以視覺與意義的雙重建築，

完成對詩歌本體的一次精妙隱喻與盛大禮讚。 

 

2. 元素世界的質感重鑄：〈五行五絕〉的感官詩學 

    這組詩將「同旁」規則與中國傳統五行哲學深度融合，使偏旁成為元素質感的直接賦形

者。〈金〉篇：「金金金鑄鐘，鑫鐘鎮金鎮／鐵鍊鑫鐘鎖，銀錘錘鏗鏘」。連續的「金」部字

（金、鑫、鐵、銀、錘、鏗、鏘）在視覺與聽覺上堆疊出金屬的冷硬、沉重與撞擊的迴響，

形式本身模擬了權力與鎮壓的物性。〈木〉篇則風格陡轉：「檳榔業查某，楚楚枕桌案／楊

柳木樓東，樂梳枝條柔」。木部字（檳、榔、楚、枕、桌、楊、柳、樂、梳、條）的形態多

具橫向延展或曲折之態，與詩中暗示的女性身體、婉約情愫及自然物象形成同構，賦予詩

行以生長、纏繞、柔韌的獨特肌理。〈水〉篇「滄浪濯濁水，洄瀾浪淘沙」，水部字的流動

感與地域標記（花蓮舊名「洄瀾」）交融。〈火〉篇「火炎焱燚燒，煎炒炰熏炸」，視覺上如

火勢蔓延。〈土〉篇連用五個「壞」字，繼以「塌、陷、垮、埋」，模擬文明崩塌的末世圖

景。在這裡，偏旁驅動了意象的選擇、整體氛圍的營造與能量的釋放，實現了元素、字形

與詩意的三重統一。 

 

3. 規則疊加的創造性突圍：〈借字草書七絕〉的極限遊戲 

    此詩將「同旁」實驗推向更複雜的維度。它在「全詩限用草字頭」的初級規則之上，自

我增設了「每句必須借用一個非草字頭字」 的二級規則。這雙重枷鎖非但沒有窒息詩意，

反而激發出驚人的創造力。所借四字「姿、送、調、露」，皆為詩眼，如同在嚴密編織的草

葉網絡中打開的氣窗，讓「芭蕾姿」、「藍調」、「蓄露」的醉意得以湧入。這是在雙重限制

下的創造性舞蹈，展現了晚期陳黎「於限制中發現無限」的至高自由。： 

茶花苦蘊芭蕾姿，葳蕤薔薇送芬芳 

蔦蘿藤蔓蕩藍調，萬葉蓄露茗艼落 



    「姿」賦予靜態茶花以動態意象（芭蕾姿）；「送」使芬芳的傳遞有了動作；「調」將視覺

的藤蔓轉為聽覺的藍調音樂；「露」則為最終的醉意（茗艼，即酩酊）積蓄了自然的醞釀。

這是在層層限制下的創造性舞蹈，展現了晚期陳黎「於限制中發現無限」的至高自由。 

 

三、雙層文本煉金術——「偽同旁詩」的結構哲學與意義揭幕式 

    陳黎晚近同旁詩最富革命性的貢獻，在於其系統化地發展出「雙層文本」結構。詩作呈

現為表裡兩重：表層是符合「同旁」規範但語義高度陌生化乃至窒礙的「加密文本」；裡層

則是通過特定解碼規則（如移除公共偏旁）後顯現的「意義澄明之詩」。這不僅是智性遊戲，

更是對「意義如何透過形式生成與隱藏」這一詩學根本問題的戲劇化隱喻與哲學性探索。 

 

1. 話語權力的喧譁與消音：〈滅口計畫〉的性別政治隱喻 

    〈滅口計畫〉全詩以令人眼花繚亂、聒噪不休的「口」部字（哦、嘲、噌、咄、嚦、啼、

唼、呺、哄、嚂、噥、嚎、嘩、啾、嗏、呋、唌、呲……）開場，製造了一場語言的狂歡

節或噪音爆炸。這表面無意義的喧譁，實為對壟斷性話語權力（象徵性別政治中的「男性

口舌」） 的戲仿與暴露。然而，詩題「滅口計畫」揭示了其顛覆性意圖：這是一場旨在

「消滅『口』部話語」的起義。當讀者參照註釋，將這片口部字的喧囂「翻譯」為一段女

性主義的烏托邦宣言（「我朝曾出五皇十帝，／妾今奉天令，／十五歷皇歷帝，齊拉

黑！……」），便完成了從 「話語暴力現場」到「話語重構藍圖」 的驚人轉換。同旁形式在

此成為被批判與解構的對象本身，詩歌過程即是一場針對語言權力的精準外科手術。 

 

2. 身體慾望的編碼與暴力顯影：〈抽絲剝皮行〉的殘酷隱喻 

    此詩是「雙層文本」應用於身體與慾望主題的尖銳範例。詩分兩半，前兩句為「糸」（糹）

旁字，後兩句為「皮」旁字，直扣詩題「抽絲剝皮」。其表層文本（「纞絶絿縞䌧，䋦絿紂

糽繦／㿫㿰㿯皼皸，皯㿬㿬㿺㿱」）猶如一幅用生僻字織就的、意義封閉的織物與皮膚。當

執行「抽絲剝皮」的解碼（即移除「糸」與「皮」偏旁），一首驚人的五言詩顯現： 

戀色求高壽，每求寸丁強 

比交合壹軍，干巴巴暴折 

    這四句詩直白而殘酷地揭示了某種圍繞性慾（戀色）、男性焦慮（求「寸丁強」）、社交／

性愛競逐（比交合）與終極挫敗（干巴巴暴折）的敘事。「寸丁」之戲謔，「壹軍」之誇飾，

「干巴巴暴折」之慘淡結局，共同構成了一幅充滿壓抑、掙扎與荒謬感的現代慾望圖景。

「抽絲剝皮」的過程，正是將層層包裹的文明符碼（偏旁）剝離，暴露出底下原始、粗礪

且帶有創傷性的身體與心理真實。這首詩在形式上完美實踐了題旨，在內容上則將同旁詩

的實驗鋒芒指向了私密而普世的生存困境。 

 

3.文化傳承的隱喻性工程：〈新愚公移山〉的雙重勞動 

    此詩以數量龐大的「山」部字（屹、峨、崴、峒、嵬、岢、嶼、崑、崙、崢……）堆疊

出文字的崇山峻嶺，其閱讀過程本身已類比於「移山」的艱巨。詩人如同新愚公，在「山」

部字的有限字庫中進行搬運、組合的勞作。最終，詩眼落在「㟖岵岣巑岑」五字上，其諧

音正為「弄古句贊今」。這一設計完成了雙重隱喻：第一重，是形式層面的「文字移山」；



第二重，是文化層面的「傳統轉化」。詩人通過操作「山」部字（古字），最終抵達了「贊

今」的創造性目的，完美詮釋了在繼承（古句）中創新（弄、贊）的文化傳承真諦。 

 

4. 意義的剝離與顯影：〈掀起你的蓋頭來〉與〈無言歌〉的哲學升維 

    這兩首詩將「雙層文本」機制推向純粹的哲學高度。 

   〈掀起你的蓋頭來〉是一首將形式本身徹底化為詩學隱喻的精妙之作。全詩僅兩行，十

四字，均為「宀」（寶蓋頭）部，此「蓋頭」即形式本身。當我們在想像中「掀起蓋頭」

（移除寶蓋頭），一首意象流動、充滿神話儀式感的優美五言詩赫然顯現：「夭夭九采女，

且祭且示真／為君肖青龍，成奇谷佢松」——年輕的宮女虔誠祭舞，示現本真，繼而幻化

為青龍，最終凝作奇谷中屹立的百棵松樹。這不僅是文字遊戲，更是一場關於「形式」與

「本質」 的詩學展演。陳黎刻意將「寶蓋頭」設計為必須被掀去的「形式之蓋」，暗示真

正的詩意往往隱藏在慣常形式之下，需讀者主動參與「揭幕」。從「宮女」到「青龍」再到

「松樹」的變形敘事，則在揭蓋後展開，象徵著詩意從封閉的人造儀式（宮廷），向靈動的

自然神話（龍）與永恆的生命意象（松）的飛躍。詩人以嚴苛形式覆蓋初意，卻正因這覆

蓋，使得最終的「掀起」與「顯現」充滿驚喜與頓悟的力量。陳黎以這首極簡之作，證明

了限制最嚴苛處，往往是詩意最自由時。 

    〈無言歌〉是此「偽同旁詩」系列的巔峰。全詩為「言」部首字的艱深集合，移走「言」

旁」後，一首意境清澈、文白交融的全新詩歌浮現——從「訕讟訕」到「山讀山」，從「訓

譗訓」到「川答川」，詩意完成了從「語言的障蔽」到「本真的顯現」的飛躍。顯影後的文

本，呈現出山水禪境與人間世相的交響：首尾「山讀山，皆無言／川念川，乞有音」的迴

環，確立了「大音希聲」的基調；中段則展開「帝后農卒，各喜其閒」的社會靜景，與

「果敢狂少登高射」、「弦遣華羽迷古寺」的動態戲劇，鋪陳出一幅和諧而生動的人間長卷。

陳黎以此揭示了一個深刻的詩學悖論：極致的「有言」，是為了通往純粹的「無言」；而

「無言」之境，卻容納了最豐富的意義之「音」。這不僅是對漢字形聲結構的创造性解構，

更是一則關於詩歌本體的寓言——真正的詩意，往往在語言被極度鍛造乃至刻意剝離後，

才真正開始言說。〈無言歌〉因而超越了文字遊戲，成為一首在形式限制中獲得精神自由、

在喧嘩沉澱後聽見存在清音的哲思之作。 

 

四、 跨時空文化編碼——「同旁」作為歷史與對話的媒介 

    陳黎的「同旁詩」從未自囚於文字遊戲的象牙塔，而是始終承載著深厚的歷史關懷與跨

文化視野，成為一種連通古今、對話中外的獨特詩學媒介。 

 

1. 與古典傳統的競技與對話：〈〈戲題〉戲仿〉 

    此詩是陳黎與宋代詩人黃庭堅的一場跨越時空的文字共遊。詩題明示「戲仿」，實則在以

嚴謹的「同旁」形式中，進行古今互文、山水寄情與精神洗滌的三重對話。形式上，全詩

嚴格遵循黃庭堅原創的「同旁體」——每句各字偏旁統一。首句「邀遊迤邐迂迴道」全為

「辵」（辶）部，形象再現峽谷迂迴路徑；次句「忘情恐惹惡急懲」皆從「心」，暗指遊賞

時的心境起伏。這種形式並非文字遊戲，而是以字形驅動詩意，讓偏旁本身成為意象的載

體（如「荏苒花葉芳菲蘇」全從「艸」，生機自見）。內容上，詩分兩層：前四句戲仿山谷



原詩，以「晴暉」、「說詩」再現古代文人唱和之樂；後四句轉向個人抒懷，以花蓮太魯閣

的「堅壑壁垂」對應心中「塊壘堆」，在自然奇景中尋求解脫。末句「洄瀾波清濯沉渣」巧

妙化用黃詩「涇渭清濁混」，卻將原句的混沌轉為清澈主動的洗滌——以家鄉洄瀾之水，淘

洗個人與歷史的沉渣。陳黎的「戲仿」因而超越模仿，成為一種創造性轉化：在同旁形式

的約束中，他既致敬古典，又注入現代旅人的主體意識與地域情感，最終在文字與山水的

雙重峽谷間，完成一場從「亦步亦趨」到「濯淨自我」的精神行旅。 

 

2. 「一日光影」的感官哲思：〈日知錄〉 

    〈日知錄〉以「日」部首字開展出一場關於時間、知識與情感的微型宇宙敘事。詩題取

自顧炎武同名經典，卻將經世學問轉化為對「一日之光影」的感官哲思。全詩以日為軸，

從「晨」至「晚」，鋪陳出晴暉、暫晦、星夜與再曦的循環。詩人利用「日」旁字兼具「日

光」與「時間」的雙重意象，使字形本身成為一種視覺性的光照演示。尤其「曖曖暨昧昧」

之句，將抽象詞「曖昧」拆為一對姊妹之名，既擬人化了光影的朦朧交疊，又暗喻情意與

認知中那些未被照亮的地帶。最精彩的創造在於「晒暱」一詞：「星暉／晶晃，暴曜，是／

曩昔星星晒暱！」以古典字形承載當代社群行為（晒恩愛），讓「曩昔星星」在夜空中的閃

耀，恍如遠古戀人在展示親密。此舉消弭了時間的隔閡，使天文現象與人間情感在詩的隱

喻中合一。全詩如同一座文字日光儀，透過偏旁的極限自律，反而折射出時間的質地——

知識（日知）不僅是理性的累積，更是對光陰中每一刻「晴、晦、晤、曖、昇」的敏銳體

察。在「日」的無限變奏中，陳黎證明了限制所能激發的詩意自由，並讓一首同旁詩成為

對存在之光溫柔的測量與銘刻。 

 

3. 文化記憶的壓縮與轉譯 

    無論是〈五行五絕〉對傳統宇宙觀的感官化重述，還是〈新愚公移山〉對文化傳承命題

的隱喻性書寫，抑或是〈滅口計畫〉對權力話語譜系的顛覆，陳黎都利用「同旁」這一高

度形式化、具有極強壓縮能力的手段，對龐雜的文化記憶與歷史內涵進行萃取、編碼與創

造性轉譯。形式成為處理沉重文化主題時，實現「舉重若輕」美學效果的關鍵槓桿。 

 

五、 結論：晚期詩學的圓熟之境——「規矩盡頭，自由顯現」 

    2025 年末這十首同旁詩，是陳黎晚期詩學一次全面而深邃的展現。它們共同定義了一種

基於漢字物質性的、高度自覺的「限制性美學」，並從中開掘出無垠的詩意空間。從〈言寺〉

對詩歌語言的元思考，到〈抽絲剝皮行〉對身體慾望的殘酷揭露，再到〈無言歌〉對言意

關係的形上超克，陳黎完成了一次從語言本體到存在本體的偉大詩學循環。 

    其晚期風格的特質在此得到圓滿印證： 

    1.「舉重若輕」的化境：萬鈞之重，皆化為遊戲性框架中的文本奇觀與智慧結晶。 

    2.「遊戲的莊嚴肅性」：在最極致的形式遊戲之下，湧動著對語言、權力、身體、文化與

存在最為嚴肅的沉思。這種「愉快的學徒」心態，正是其創作生命青春不老的秘訣。 

    3.「有機的形式發明」：在他手中，形式不是枷鎖，而是具有生長力的有機體。它從漢字

的物質屬性中自然生發，並與所要表達的內容血肉相連，不可分割。 



    從〈言寺〉對詩歌語言的元思考，到〈無言歌〉在「無言」中抵達的豐盈詩意，陳黎完

成了一個完整的詩學循環。他證明，一位抵達晚境的詩人，其創造力不僅不會枯竭，反而

能在對母語最微觀（漢字部首）、最嚴苛（同旁規則）的深入勘探中，開掘出前所未有的詩

意空間與精神自由。這十首「同旁詩」，便是他交付給漢語詩歌的、一份關於「自由之於規

矩」、「創造之於傳統」的終極答卷。它們不僅是《色々》詩集中的瑰寶，更將成為漢語現

代詩史上，標誌著一種高度自覺、成熟、深邃的「晚期風格」得以確立的里程碑。 

                                                                                                                                             （6000字） 

 
〔02〕 

在形式的牢籠與星空之間 

——《色々》輯三中的七首「同旁詩」 

 

    陳黎詩集《色々》詩集「輯三：日々」，標誌著漢語現代詩一個獨特而耀眼的時刻。在其

中，他將「同旁詩」與「偽同旁詩」從一種古典的文字遊戲，淬煉為一套極具當代性與哲

學深度的詩學方法論。輯三中的七首核心實驗詩作——〈我想脫衣舞〉、〈落日時分〉、〈等

待無人機……〉、〈殘篇同旁詩六十首〉、〈革「革」命記〉、〈斷食經〉與〈色／空帖〉——

宛如七座以漢字部首為磚石建造的奇異建築，它們不僅展示了詩人在形式疆域內的驚人跋

涉，更揭示了在極致限制下，意義如何獲得新生，以及漢字本身如何成為一個自足的、充

滿隱喻的詩意宇宙。 

 

一、 形式即隱喻：從「限制」到「創造引擎」 

    陳黎「同旁詩」實驗的首要特徵，在於他將形式限制從一種外在的規範，內化為詩歌意

義生成的核心驅動力與結構性隱喻。形式不再僅僅是承載內容的容器，其本身就是最凝練

的內容。 

    〈我想脫衣舞〉是一首將形式實驗與精神喻旨焊合無間的傑出「偽同旁詩」。全詩以極罕

見的「衣」（衤）部字築成視覺密碼之牆，構成「文字的繭」；而註解揭示的「脫衣」後文

本，則瞬間蛻變為一首鏗鏘有力的自由宣言，完美演繹「破繭起舞」的核心隱喻。形式上，

此詩將同旁遊戲推向極致：冷僻字堆疊成無法穿透的屏障，迫使讀者體驗「被困」之感；

而「脫衣」解密的閱讀行為，親身實踐了詩題中衝破束縛的渴望。形式即內容，文字之衣

正是精神之繭的物質化身。內容上，「脫衣」後的八行詩，層層遞進如五幕精神突圍劇：從

「去此世百禁，出困我圍繭」的決絕宣告，到戲搖秩序（「左左右右，上上下下」）、離棄是

非（「贊是非如白馬／非馬飛離」），再回歸生命溫暖（「喜妻兒兩吉，貴今日日麗」），終抵

「行止由我」的終極自由，並呼籲「罷內卷，奇夢重可尋」。這是一場從識別禁錮、解構框

架、到馴服心魔、尋回本真的完整解放儀式。 

  〈革「革」命記〉則將「偽同旁詩」形式推向一個幽默而精準的極致，是一首充滿市井生

命力的幽默傑作。全詩用「革」部字寫成，其「革命」行為便是將每個字的「革」旁「革」

掉。原詩滿布「革」部冷僻字，粗糙的皮革恰似「包皮過長」，構成視覺與意義的雙重隔閡。

除掉「革」後，一首語意流暢的七言詩赫然顯現：「奇刃喬割半世包，柔拉宛夾妥安封，必



見月內享引弓，賣瓜說瓜好我不……」。形式與內容達成驚人同構：解詩過程完美模擬了包

皮環切術——從專業術語的遮蔽，術後清晰、直白甚至帶點幽默的康復說明。內容上，它

是一份泌尿科醫師的幽默宣言。解密後的詩歌，以第一人稱展現了醫師的專業自信（「奇刃

喬」）、療效承諾（「月內享引弓」）與職業道德（靠口碑，不自誇）。深層而言，它更是對詩

歌創作本身的元詩隱喻。「半世包皮」可喻陳舊冗贅的語言習慣；「奇刃喬」即詩人創新的

筆法；「革『革』命」正是陳黎一貫的詩學實踐——對漢字進行外科手術般的拆解重組，以

釋放新義。這既是對自身形式實驗的幽默自嘲，亦是對其價值的巧妙辯護：去除冗贅，是

為了創造暢通的新美。此詩展現了陳黎舉重若輕的大師幽默飽滿、臻化的技藝。它證明詩

歌實驗既可承載哲思，亦可為一個絕妙雙關和市井笑談而存在。這是一場為漢字所做的歡

樂小手術，亦是對詩歌生命力最生動的詮釋。 

 

二、微觀部首與宏觀史詩：視覺的考古學 

    陳黎的實驗不僅向內挖掘形式的隱喻潛能，也向外擴展，將微觀的部首與宏觀的歷史、

文明圖景相連接。他讓單一部首承載起超載的文化記憶，使詩歌成為一種 「視覺考古學」 

的現場。 

    〈落日時分〉是陳黎「偽同旁詩」的巔峰之作，以極端形式承載浩瀚哲思。全詩以「日」

部首字砌成視覺奇觀，字形如遠古太陽符咒，而「落日」的詩題實為核心指令：唯有在想

像中隱去所有「日」偏旁，真義方現。「脫日」後的文本是一幅雙重壯景：一是文明史詩，

二是自然神跡。詩人以一幅從「明君堯舜」到「廣大生民」的歷史長卷，將堯舜、西施、

王莽、公爵、未央生、高更、英軍日軍、暴民義民直至芸芸眾生，盡數羅列於「日光」普

照之下。此非史評，而是宇宙級的平等呈現——在時間與命運的烈日前，一切尊卑善惡皆

被灼為平等的剪影。「𠈌」（四人並立）字反覆如林，正是這「眾生並立」的視覺聖像。日

落過程則瑰麗如煉金：赤日融山、霞光旋炎、燕子上雲。終幕並非黑暗，而是星辰如玉米

（生命的隱喻）、玄月當空。最終的「吾肅然。敬永恆此央央愛」，將情感昇華為對宇宙本

身運行法則的靜穆禮讚。此詩將形式玩味提升至哲學高度：「日」部首的堆疊與消隱，恰似

歷史的顯現與湮滅。陳黎以漢字為載具，實現了其早年「迴群星、動日月」的詩學壯志，

完成了一部東方靜觀版的《神曲》天堂篇——不仰上帝之愛，而敬永恆循環、涵容萬有的

「央央」大化。文明史如同一場日升日落，所有個體都在同一束光中登場與退場，而此詩

則是對這一包容性過程本身的致敬。在這裡，一個偏旁成為了一個宇宙的縮影。 

    〈殘篇同旁詩六十首〉則將這種「部首考古學」系統化、百科全書化。它不再是單一主

題的爆發，而是對漢字宇宙的系統性巡禮。其中如〈舟部〉、〈車部〉，近乎將該部首下所有

字（包括大量極專用、極生僻的字）如博物館編目般羅列，形成「字瀑」。在〈車部〉中，

「軏、軌、軑、軒、軓、軔、軗、軘、軛、軜、軝、軞……」等超過百字的龐大序列，其

意義在於展示而非敘述。當字義被暫時懸置，這些字形本身作為視覺符號的建築感、物質

性與歷史積澱便凸顯出來。它迫使讀者以一種近乎「觸摸」的方式對待漢字，感受其筆畫

的結構與群體的氣勢。而在〈黑部〉、〈鹿部〉、〈黍部〉等字數極少的部首，陳黎則提煉出

最具哲思的關聯：「黑：默黠黨」——黑關聯沉默、狡黠與群體；「鹿：麗」——直指字源

關聯；「黎：黏」——將自己的名字與質地相連。冷僻字在此成為思想的凝結核，一個字便



是一個濃縮的文化隱喻場。〔鼎部〕、〔龠部〕則如博物館標本說明，冷靜羅列其族類（「鼎：

鼏／鼐，鼒」、「龠：龢龤……」）。在這裡，「殘」不再意味著不足，而是意義濃縮至爆破點

的臨界狀態，是「少即是多」的詩學極致實踐。地方性（花蓮）是其詩歌溫暖的肉身與堅

實的錨點。在〈山部〉殘篇「屾屾屾屾屾屾屾峨岸岸岸岸岸岸岸」的視覺山脈旁，註解

「我在花蓮，在家」輕盈而沉重地將形式實驗繫於生命根源。這六十首殘篇，如同詩人編

撰的一部「詩體部首志」，他以創作行為證明，漢字的基礎構件（部首）本身，就是一個豐

饒的詩歌礦藏，足以支撐起一部關於器物、身體、自然與聲音的感官文明史。 

    在一些字庫較小的部首，陳黎化身為最精煉的哲人，用一兩句話撬動整個文化聯想，如

同刻在甲骨或青銅器上的銘文或箴言詩。例如〔大部〕：「夫，奔央々大奇大奧，奮奏奪大

奬『失』，奚奢？」——將創作乃至存在的狂熱追求，其終極獎賞定義為有所「失」，翻轉

了傳統價值觀，成為貫穿全集的精神總綱；〔矢部〕：「知短矣……」——知（人生）短矣？

知（美好之事物）短矣？〔示部〕：「禮：祈福祿、祭祀神『祕票』！」——犀利地刺破宗

教儀式與世俗功利（金錢、門票）的共謀，是對文化現象一針見血的諷喻；〔音部〕：「音—

—韾響，韶韻……／音韽：黯」——描繪了聲音從宏大清亮（韾、韶）終歸於細微沉寂

（韽）乃至黑暗（黯）的過程，是一首關於聲音存在論的微形史詩。在一些意義聯想豐富

的部首，陳黎讓漢字「動」起來，演出一幕幕微型戲劇，賦予部首以敘事生命。例如〔足

部〕，「跨蹇蹙路，跪踴，踉蹌跳，／蹶踏跩躩，踮躍踊蹈——／足跡：躌 々 々……」—

—從步履艱難到翩翩起舞，最終化為紛亂的足跡（躌），是一齣完整的、充滿波折的生命之

舞；〔鼓部〕，讓「鼙、鼖、鼛、鼜」等不同功能的鼓，與其擬聲詞「鼕、鼟、鼚、鼞」交

織迴響，譜寫了一首純粹的、激動人心的打擊樂交響詩；而〔尸部〕，通過粗鄙字眼的排列

組合（「屌屠屄？屄屈屌？……」），上演了一場關於性、權力與身份歸屬的暴烈啞劇，將被

正統詩歌壓抑的肉身詞彙釋放為充滿挑釁能量的舞台角色。 

    這組〈殘篇同旁詩六十首〉的偉大意義在於：它為漢語現代詩開闢了一條「字源詩學」

的道路，示範了如何從漢字構形的微觀結構中，開掘出無盡的詩意、哲思與歷史回響。它

也展現了一種晚期風格的和解與自由：這裡既有「彎強弓，弱彈」的舉重若輕，也有「聰

耳聯聾耳」的慈悲聆聽；既有對權力的諷刺（「希帝帥常師帚」），也有對家園的凝望（「我

在花蓮，在家」）。詩人最終與形式的限制、意義的殘缺、文化的重負達成了創造性的和解，

在遊戲般的逍遙中實現了精神的自由。在這片由殘篇構成的大全之中，我們見證了一個詩

人如何以其全部的熱情與智慧，將古老的部首，點化為照耀當下靈魂的、一片繁星閃爍的

詩意夜空。 

 

三、鏡像、對話與自我指涉：元詩的構造 

    陳黎的「同旁詩」實驗具有強烈的自我指涉性，常常在詩中構建鏡像、設置對話，從而

形成關於「詩歌本身」的元詩（meta-poetry）思考。 

    〈等待無人機……〉 在結構上實現了前所未有的精巧。它同時呈現了兩首詩：一首全由

「人」（亻）部首字構成的四言詩，以及將這首詩所有字的「人」旁去除後，剩下的部分自

然形成的另一首四言詩。前者充滿「仙侍佛偎」的人間煙火與精神寄託（「有人之境」），後

者則變為「山寺弗畏」的自然山水與物象對話（「無人／機之境」）。兩首詩並置，如完美的



鏡像。詩題中的「無人機」作為現代媒介意象，巧妙地完成了從「有人詩」到「無人詩」

的轉場隱喻。這首詩不僅是技藝的炫示，更是對 「視角決定世界」 的哲學演示：我們所見

的世界（詩），多大程度上被我們固有的認知框架（「人」的偏旁）所塑造？當這個框架被

移除（無人機載走「人」），世界是否會呈現另一番模樣？這首詩將形式實驗直接提升到了

認識論的高度。 

    〈斷食經〉則通過「前/後」篇的對比，展開了一場關於文化汲取與精神獨立的深刻對話。

「前篇」是「食」部首字的密集轟炸，象徵知識、慾望、文化傳統的過度飽和；「後篇」是

「斷食」（去掉「食」旁）後清癯自持的文本，倡導「壹豆畢天」的極簡與「寧保反骨」的

獨立。這場對話不僅是形式的，更是與古典文人（蘇軾、杜甫）的對話。詩人通過「斷食」

這一形式動作，闡明瞭自己的詩學立場：真正的創造力，源於對豐厚傳統的消化與轉化，

而非簡單堆砌；精神的獨立，在於敢於對文化盛宴進行有選擇的「斷食」，以保全內在的批

判性（反骨）。這首詩是陳黎對自身所處的漢語詩歌傳統，一次既深入其中又超然其外的詩

意宣言。 

 

四、從遊戲到哲思：形式的形而上學 

    在輯三的最後階段，陳黎的實驗顯現出從智性遊戲向純粹哲思昇華的趨勢，形式愈發純

淨，指向的問題也愈發根本。 

    〈色／空帖〉是這一方向的結晶。全詩幾乎摒棄了敘事，僅以「色」部首字及其去除

「色」旁後的字根（如巴、央、并、弗、冥）為材料，通過《楚辭》體「兮」字句的反覆

詠嘆，構成一場關於「色」之本體的存在論辯證。「色兮丰兮」的充盈，「色兮冥兮」的湮

滅，「色䒍䒎兮，色豐色艷／色䒍䒎兮，色冥色弗」的悖論統一……這首詩是一場純粹的 

「語言—觀念」舞蹈。它將佛教「色空」觀轉化為可操作、可目睹的文字學過程：每一個

「色」部字，都是「色」與「空」（字根）的暫時結合；詩歌的進行，就是讓「色」在與各

種字根（央、弗、冥等）的搭配與剝離中，展露其誕生、絢爛、變異與歸於虛無的全過程。

這首詩讓漢字自身的結構特性，承載起最抽象的哲學思辨，抵達了「詩歌作為思之視覺呈

現」的純粹境界。 

 

結論：漢字的詩意煉金術 

    縱觀《色々》輯三這七首核心實驗詩作，陳黎完成了一次對漢語詩歌可能性的深層勘探

與華麗擴容。他的「同旁詩」實踐，本質上是一場 「漢字的詩意煉金術」。 

    他將漢字拆解至最基礎的構件（部首），並在這些構件嚴苛的物質限制下，進行意義的重

組與創造。這套方法論的威力在於： 
 

1. 它激活了漢字的物質性與視覺性，讓字形本身成為詩意的重要來源（如〈落日時分〉

的字符景觀）。 

2. 它構建了嚴密的形式隱喻系統，讓遊戲規則與終極關懷融為一體（如〈我想脫衣舞〉

中「脫衣」與精神解放的同一）。 

3. 它打通了微觀文字與宏觀文化的通道，使一個偏旁可以折射文明光譜（如〈殘篇同旁

詩〉的百科全書式書寫）。 



4. 它具備深刻的自我指涉與哲學潛能，使詩歌成為關於語言、認知與存在的元思考（如

〈等待無人機……〉與〈色／空帖〉）。 
 

    陳黎以這組作品證明，最極端的形式主義可以通往最遼闊的詩意與哲思。他沒有被「同

旁」的牢籠所困，反而將這個牢籠變成了觀測語言星空與存在深淵的獨特稜鏡。在這些詩

中，我們看到一位詩人以其全部的學養、機智、深情與野心，與漢字進行了一場勢均力敵

的角力與共舞。其成果，不僅為他個人的「晚期風格」奠定了恢弘的里程碑，也為整個漢

語現代詩開闢了一片充滿奇觀與啟示的、由部首構築的壯麗新大陸。這是一場始於限制、

終於自由的詩歌革命，其核心密碼，就鐫刻在每一個被重新點亮的、古老的漢字偏旁之中。 

                                                                                                                                             （5000字） 

 
〔03〕 

漢字的核裂變 

——《色々》輯三中的兩首「部首行」 

 

    陳黎詩集《色々》所展現的龐大實驗光譜中，〈匕首部首行〉與〈色々部首行〉佔據了一

個特殊而尖銳的位置。它們代表了其「部首詩」系列中最極端、最純粹的一種向度：將詩

歌的構建材料，徹底還原至漢字系統的「原子核」——214 個字典部首。這不僅是形式上

的極限挑戰，更催生了一種獨特的詩學方法：一種基於文字物質性（materiality）的意象生

成術。這兩首詩，一首如精悍的匕首，一首如洪荒的儺戲，共同演示了如何將被視為構字

元件的冰冷符號，重組成灼熱的詩意宇宙。 

 

一、 限制作為創造的奇點：部首的詩學轉化 

    在展開文本分析前，必須理解陳黎所設定的「絕對規則」：詩中每一個字，必須是《康熙

字典》214 部首之一。這意味著詩人主動放棄了浩如煙海的漢字詞庫，將自己禁錮在文字

創造最原始的「原料場」中。這些部首，多為象形指事的本源，如「人」、「刀」、「木」、

「水」，或抽象的指事符號，如「一」、「丨」、「丶」。它們是意義的胚胎，是等待被組裝的

零件。 

    陳黎的詩學革命正在於此：他拒絕將這些部首僅僅視為邁向成熟漢字的過渡階段，而是

直接將其確立為終極的詩意表現單位。這使得他的創作過程，從「運用文字表達思想」，轉

變為「驅動文字物質本身進行自我演現」。這是一種從「表達論」向「生成論」的詩學範式

轉移。〈匕首部首行〉與〈色々部首行〉，便是這一範式下兩顆形態迥異的結晶。 

 

二、〈匕首部首行〉：物質的對峙與意象的淬煉 

    這首七言四句詩，堪稱「部首詩學」的凝練典範。全詩 28字，字字為部首，卻構築了一

幅充滿戲劇張力與哲學隱喻的完整圖景： 
 

采女貝齒手足白，衣香巾長匕首黑 

風飛片衣示文身，肉頁十色見行艸 

 



1. 從符號到官能：部首的「感官化」重鑄 

    詩的首聯，陳黎便展示了將抽象部首「官能化」的魔力。「采」（手於木上）與「女」並

置，不借助任何修飾，古典的「采女」形象便憑藉部首本身的意象聯想躍然紙上。「貝齒」、

「手足」是身體部位的直陳，但「貝」的堅硬光澤感、「足」的支撐形態，與形容詞「白」

結合，立刻喚起觸覺與視覺的具體感受。「衣」、「香」、「巾」調動著織物感與嗅覺，而「匕

首」與「黑」的組合，則將冰冷、鋒利、危險的視觸覺一次性注入。在這裡，部首不再是

概念的僕從，它們就是攜帶著質感、色澤、氣味與形態的感知粒子，其組合直接等於感官

畫面的合成。 

 

2. 對立中的戲劇與隱喻結構 

    「白」與「黑」的對比，不僅是色彩，更是兩組意象群的對峙：一方是「采女」所代表

的柔美、精緻、無害的傳統女性美與身體性（貝齒、手足、衣香、巾長）；另一方是「匕首」

所代表的銳利、危險、介入性的力量。這種對峙被壓縮在一個靜態畫面中，卻充滿一觸即

發的張力。這柄「黑匕首」是全詩的詩眼，它既是畫面中的實體，更是一個強大的隱喻：

它是劃破表象的利器，是創作行為的象徵，是潛伏於柔美之下的暴力與真實。 

 

3. 動態的揭示與「肉身文本」的誕生 

    後兩句詩境陡轉，由靜入動。「風飛片衣」是一個充滿動感的解構動作：風吹散了「衣香

巾長」的柔美表象。「示文身」則是揭示的瞬間——「示」（顯示）這個部首，精準地扮演

了「揭幕」的動詞角色。最終，暴露出來的是「肉頁十色見行艸」。這是全詩的昇華，也是

一個驚人的隱喻綜合體： 
 

●「肉頁」：將身體（肉）比作書頁（頁），物質性與文本性在此重合。身體成為銘寫的

表面。 

●「十色見行艸」：「十色」極言其絢爛；「行艸」指行書與草書的筆法。文身的線條被比

喻為中國書法中最富生命律動與個性精神的形態。 

● 整體隱喻：那柄「黑匕首」（創作之力）的「刺入」，正是在這「肉頁」（生命載體）上，

刻畫出了如行草般狂放不羈、色彩斑斕的「文身」（藝術作品）。一首 28 字的詩，完成

了一個從靜態對峙到動態揭示，再到隱喻結晶的完整敘事閉環。它本身，就是一次用部

首這把精微刻刀，在漢語感知上留下的「文身」。 

 

三、〈色々部首行〉：部首的狂歡與「名相」的風暴 

    如果〈匕首部首行〉是精準的微雕，〈色々部首行〉則是一幅用部首潑灑而成的洪荒畫卷。

它以「老子八十一，出門采色艸」起興，卻引發了一場席捲萬物、顛覆感官的宇宙級風暴。 

 

1. 「采色」作為引爆點：對「道」的戲仿與實驗 

    老子，道家哲學的象徵，本應崇尚「無色」（五色令人目盲）。陳黎卻讓他反向而行，「出

門采色艸」（「艸」即草）。這一行為本身就是一個絕妙的詩學設置：讓一位解構「名相」的

哲人，主動投身於「色々」（萬千名相與現象）的採集之中。這預示了接下來的整首詩，將



是一場關於「感知」與「命名」的極限實驗。 

 

2. 從「鬼魅齊行」到「萬物飛散」：部首的物靈狂歡 

    「一車山鬼至」：采色草之舉，竟召喚出非人的靈體——「鬼」。隨後，「青黃玄赤黑白采，

色々鬼齊行」。色彩本身被物化、精靈化，成為列隊遊行的鬼魅部隊。更甚者，「龍角龜甲

石鼓瓦缶鼎龠比立」，一系列代表禮樂、權力、文化的古老符號（皆為部首）如儀仗般森然

羅列。這不是現實場景，而是潛藏於文化潛意識與文字本源中的「物靈」被徹底喚醒、招

魂。 

    混亂迅速加劇：「色々鬼舛音齊生」（視覺錯亂聽覺）、「一二女鬼齒生香」（邏輯與感官嫁

接）、「鬼雨鬥風刀，馬革鹿革豕舌鬥牛骨」（自然與動物軀體陷入蠻荒互搏）。最終達到高

潮： 
 

火飛、瓜飛、米豆飛， 

竹飛、木飛、匚几飛 
 

這六個「飛」字句，是全詩的華彩段落。一系列具體名物（皆為部首）掙脫了語言的束縛

與日常的邏輯，進入一種純粹的、狂歡式的飛散狀態。陳黎在此實現了「部首詩學」的終

極狂想：讓文字徹底擺脫其表意功能，回歸為飛舞的、自主的象形圖騰，上演一場「前語

言」狀態的創世景觀。這不是意義的傳達，而是意義生成之前，物質性能量的噴發與嬉戲。 

 

3. 「身非身」：名實關係的崩解與主體的消散 

    在這場極致的感官暴亂中，觀察者老子自身也無法倖免：「老子一見皮生虍」，他被感染、

同化，皮膚生出虎的斑紋（「虍」）。接著，發生了全詩最核心的哲學叩問： 
 

一人行走首无耳—— 

身非身，衣非衣 

口非口，鼻非鼻…… 

虫、魚、鳥、犬无言无血色 
 

在「色々」的混沌風暴中心，所有穩固的指稱都失效了。概念（身、衣、口、鼻）與其對

應的實體徹底脫鉤。這正是《道德經》「名可名，非常名」的詩意演繹與感官驗證：當我們

深入現象的迷宮，那些用以定義、區分、把握世界的「名」，便暴露出其虛幻與局限。主體

（老子）在「非己心」、「非己肉」」的體悟中消散，世界回歸到「無言無血色」的靜默標本

狀態。這是一場通過部首的暴動，實現的對「語言與存在」關係的震撼演示。 

 

4. 歸於「虍穴」：虛空紋理作為終極意象 

    風暴過後，詩歌回歸開篇句子，但意境已變：「老子八十一，出門采色艸」。這是經歷劫

難後的再出發。世界看似恢復，但「日月几无色，谷水音卜々」。最終，「老子一心行舟入

虍穴」。「虍穴」——那虎紋斑斕的洞穴——成為全詩的歸宿。它既是原始的、神秘的空間，

其「虍」字本身又指向「虛」空與「紋」理。這個意象完美地綜合了全詩的旅程：在經歷

了「色々」（極繁現象）的洗禮與「名相」的崩塌後，主體攜帶著對「虛」的體認，駛向那



既是起源（穴）又是終極紋理（虍）的深邃之境。 

 

四、結語：部首詩學的雙重啟示 

    透過〈匕首部首行〉與〈色々部首行〉，陳黎為現代漢語詩歌開闢了一條獨特的路徑。這

兩首詩的共同啟示在於： 
 

    首先，它們確立了「文字物質性」作為一種本體論的詩學源泉。陳黎將詩歌從「意義

的承載」層面，拉回到了「意義的物質條件」層面進行操作。部首的形、義、源，本身

就是詩意湧現的礦脈。創作不再是「我寫詩」，而是「我讓文字自身的能量與記憶，通

過我的安排得以顯形」。 

    其次，它們演示了「極限限制」與「終極自由」的辯證法。在 214 部首的絕對牢籠中，

陳黎反而獲得了擺脫陳詞濫調、直抵意象本源的自由。這種創作，如同物理學上的高壓

實驗，在極致壓強下，催生了常態下無法出現的文學結晶形態。 

    最後，它們實現了先鋒實驗與古老傳統的深度焊接。這些詩既是當代最激進的語言實

驗，其根基卻深深扎入漢字作為象形表意系統的最古老記憶。那些飛舞的「火」、「瓜」、

「竹」、「木」，既是部首，也是華夏文明認知世界的原始圖符。陳黎的革命性在於，他

讓這些沉睡的圖符，在現代詩的語境中重新甦醒、咆哮、並重新組裝成關於存在與感知

的當代寓言。 
 

    因此，〈匕首部首行〉與〈色々部首行〉不僅是兩首「特異」的詩。它們是兩次成功的

「核試驗」，在漢字內部引爆了創造的能量，其震波所及，讓我們重新審視腳下這片由方塊

字構成的、既古老又嶄新的詩意大地。陳黎以他的實踐證明，漢語的現代性與可能性，遠

未被窮盡，它們就藏在每一個看似簡單的部首，那深邃的紋理與無盡的聯想之中。 

* 

    陳黎詩集《色々》輯二、輯三中，一系列「同旁詩」、「偽同旁詩」與「部首行」詩，以

其密集的爆發、嚴苛的紀律與驚人的完成度，標誌著漢語詩歌一次重要的美學躍遷。它們

共同指向一種可以稱之為 「形式的啟示錄」 的詩學：在這裡，形式不再是內容的附庸或裝

飾，而是認知世界、重組經驗、乃至拷問存在的基本方式。 

    陳黎的創作生涯跨越半個世紀，始終保持著驚人的創新活力。然而，真正意義上的「晚

期風格」轉折出現在他經歷身心疾苦之後。2022 年底罹患帶狀皰疹後，「我一夜間，似乎

老了十歲（或二十歲！——甚至比已逾九十歲的我的父母還老），直面『生老病死』四字中

後面三字」。這種對生命有限性的驟然體悟，促成其創作上的顯著轉變——從《妖／冶》

（2012）、《朝／聖》（2013）時期「將苦難轉成激情」的激烈抗爭，轉向《淡藍色一百擊》

（2023）及詩集《色々》（2026）中更為通透、從容的美學姿態，一種通過漢語特有的物質

性與遊戲精神，在限制中尋找美，在局限中尋找自由的「舉重若輕」的詩學方案。 

    在詩集《輕／慢》（2003）的〈後記：片面之詞〉中，他說：「造字的人自然是巫師、乩

童，人與天之間的媒介，後來解字、寫詩的我們也是巫師、乩童，在沒有詩的地方找詩，

重審漢字，在平常的地方挖掘不平常。一個小小的漢字常常就是宇宙或部分宇宙的縮影。」

在詩集《妖／冶》的〈前言：與群妖諸痛共舞齊妖冶〉中，他又說：「二十世紀超現實主義



或達達主義提供寫作者一個巨大、非邏輯的想像的跳板，但我早就發現傳統格律詩對平仄、

韻腳、字數的要求常常不是給詩人限制，反而是提供他們一個大膽、超乎尋常的選字、寫

作的新可能。如是，限制反而成為一種自由，格律反而成為一種解放。」看似綁手綁腳的

「格律」，他覺得，對詩人其實是春藥，是想像力的跳板，創造新詩形的跳板。 

    陳黎晚期作品展現了對漢字物質性的極致開發，將漢字的結構、音韻、意義推向表現的

極限。這種對漢語特性的深度挖掘，正是《劍橋中國文學史》對他的評價的體現：「詩……，

是美與秩序構成的自身具足，充滿魔力的迷人世界。陳黎詩歌的特色正是這種語言與形式

上的魔力。」 

                                                                                                                                             （4200字） 

 

 


